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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爲了向青年研究人員和在讀學生提供學習、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經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約請從事相關研究並卓有成就的部分學者接受我們的訪談，題爲“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由“古文字微刊”公眾號、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陸續發佈。衷心感謝各位參與訪談的學者。

個人簡介：
蘇建洲，1974年1月生，台灣台南市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目前爲台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主要從事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的研究，發表論文60餘篇，出版專書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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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介紹一下您學習和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經歷。
1998年我進入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讀書，師大是古典學研究的重鎮，名師如雲。碩一時我研修了余培林老師的“詩經研究”課程，余老師年紀雖大，但上課生動有趣，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回他爲了印證《詩‧周南‧汝墳》：“魴魚赬尾”，毛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以及朱熹《集傳》所說：“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於是他去市場買了一條“魴魚”養在家裏的水族箱，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拿根棒子在水族箱攪動，看看魴魚的尾巴會不會變紅。我想這也可以算是另類的“古典新詮”吧？撰寫學期報告時，我寫了一篇《〈召南‧野有死麕〉研究》，期間曾在圖書館花了好幾天的工夫將《四庫全書》中關於《野有死麕》的歷朝諸家說法徹頭徹尾讀過一遍，抄錄了一疊筆記，最後濃縮而成的論文被余老師在課堂上表揚，自己也感到十分高興！當時我明白到要寫好一篇論文，沒有廣泛收集材料，沒有大量閱讀是很難完成的。當然那篇稚嫩的文章，結論顯然並不高明，但老師的鼓勵確實可“誘拐”學生跳入研究的深淵。
余老師上課時偶而會提到“季旭昇老師是我的學生，他寫了一本《詩經古義新證》，很好，很精彩，你們有空要找來閱讀！”《詩經古義新證》是季老師的得意作品，曾榮獲中國詩經學會“第一屆中青年優秀研究成果評獎”第一名的殊榮。陳新雄老師跟我們上課時，曾提到季老師當年得獎的時候，晚上還特別打電話跟他報喜，分享這個喜訊，可見季老師對這個成績是非常滿意的。我對於“二重證據法”的理解也是源自這本著作。[image: ]
我當研究生的時候，季老師大約40出頭歲，上課說話中氣十足，語調不慍不火，古文字版書又特別漂亮，很受學生歡迎，課堂總是爆棚，甚至物理系的學生也來聽課。在上季老師的“金文研討”、“說文解字研究”、“秦漢魏晉篆隸研究”等課程時，我深深被古文字的考證過程所吸引，對課堂上常常提到的裘錫圭、李家浩、吳振武、劉釗等名家神往不已，於是很快就確定以“古文字”爲研究的方向。由於兩位老師的啟發，我在1999年寫了第一篇學術論文——《也談“輔車相依”—兼論《小雅·正月》的“輔”》，後來僥倖得以刊登在《國文天地》2000年第4期，對於一位碩士生來說這是很正面的鼓勵，也表示古文字的吸引力正加大加劇中。
早年台灣中文學界研究“小學”的風氣很盛，師大尤甚。要找季老師指導的學生，除了師大本校，還有不少校外學生慕名而來。先生爲了篩選或是爲了刺激學生，要求想進入師門者必須先經過入門考－背誦五十篇金文。我跟我的同學陳秀玉每天見面就互相問候“你背了幾篇了？”雖然最後還是讓我們這批學生賴掉了，不過當時確實是將《銘文選》的內容讀過一遍，也背過其中幾篇長銘，也算稍微奠定了一點古文字的基礎。
90年代台灣的古文字學界以研究甲骨文、金文爲主流，鑽研戰國文字的人相對較少，因此師大圖書館幾乎沒有戰國文字的書籍。爲補足這個缺口，季老師開始帶領學生們研讀何琳儀先生的《戰國古文字典》，在逐字的研讀下，我們對戰國文字也有了初步的認識。另外，我們還跟老師商借吳振武、劉釗、林清源等先生的博士論文－《古璽文編校訂》、《古文字構形研究》、《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來複印研讀，日積月累之下才對戰國文字所涉及到的各種材料以及分域字形特點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當時我注意到戰國燕系文字出土材料不多，品類也比較集中單一，關注的人也不多，學界只有馮勝君先生寫過一本碩論，但當時並無緣目睹。我感到這塊園地應該還有開拓的空間，於是便以《戰國燕系文字研究》爲碩士論文題目，期間還發表了一篇《論戰國燕系文字中的“梋”》的單篇論文。經過碩士論文的磨練之後，對於古文字的興趣更加濃厚，但深感自己所知太少，遂將眼光轉往最火紅的戰國楚系簡帛。
我在讀碩士的時候，正好碰到《郭店楚簡》出版，但當時將精力集中在璽印、兵器、錢幣、陶文等材料的考釋上，對於楚簡並沒有特別措意。到了博士班階段，上博簡也開始出版了，一時之間楚簡研究的熱度達到沸點，各種研究意見汾沄沸渭，因此應運而誕生“簡帛研究”網站（www.jianbo.org）來刊登學者最及時的研究意見，我也是那個時候投入楚簡的研究，後來還參加了《上博二讀本》的寫作。畢業之後到彰化師大教書，從助理教授到教授的過程中，研究的重心始終在出土簡帛上面。

2.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領域有哪些？該領域今後的預想研究或擬待研究的方向和課題有哪些？
我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戰國出土文字與文獻，近年來由於北大秦簡、漢簡收錄不少典籍類竹書，所以也開始對秦漢文字有所關注。目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出土本與傳世本文獻的對比研究上，針對古今異文所反映的文字形體、用字習慣進行歸納考釋，並針對古書的誤字、衍文、脫文等情況進行校勘。學界在這方面已取得很好的成績，有許多有價值的著作，如：馮勝君：《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蕭旭：《群書校補》、劉嬌：《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內容重複出現現象的研究》、蔡偉：《誤字、衍文與用字習慣─出土簡帛古書與傳世古書校勘的幾個專題研究》、蔣文：《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詩經〉文本的校勘和解讀》、王凱博：《出土文獻資料疑義探研》、王挺斌：《戰國秦漢簡帛古書訓釋研究》等等，單篇論文更是不可勝數。這項工作看似機械，但隨着每個人的知識背景不同，知識廣度的差異，所看到的問題點，所寫出的論文水準會有所不同，我自己在各方面的知識都很匱乏，有待繼續努力，加緊跟上名家學者的腳步。

今後持續研究的課題包含有：
1.戰國文字的溯源與窮變。
2.戰國、秦漢用字習慣的繼承與轉變。
3.《清華簡聲系研究》的完成。
4. 戰國時期核心詞的考察。

3.您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在閱讀、收集資料、撰寫論文、投稿發表等方面有什麼心得體會？
當研究生的時候，雖然勤於看學者的文章，但是看過就忘，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意見，遑論寫成文章。後來我體會到每看過一篇文章都應該將文章重點分門別類輸入到電腦中，比如建立“文字演變”、“通假例證”、“用字習慣”、“語法特點”、“特殊詞意訓詁”等資料夾，這樣每篇文章的精華都被你吸收了，日積月累之下，除了能掌握江湖各大門派的功夫，更能獨創出自己的招式。
至於投稿發表確實是摻雜了一些運氣成分，我所認識的頂尖學者也有被退稿的經驗，更不用說一般人了，但通常只要具備雙向盲審制度的期刊，絕大部分還是公正的。作者寫完稿子，最好能請師友審閱一過，至少能將文章中的硬傷篩選出來，有助於文章的正確性及投稿的成功率。其次，投稿的對象自然是以一級期刊爲首選，但我個人更重視文章的“引用率”。好的文章即使刊物不是形式上的頂尖，但是引用率自然會高，比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輯刊》雖然沒有刊物級別的認證，但文章的水準是大家公認的。第三，作爲論文審查人應該本着學術良心，不能根據門戶之別或是學術意識型態胡亂斃人文章。李宗焜先生有次跟我說：“他給一篇文章寫了3000多字的審稿意見，歷數文章中的問題云云……”，這文章的評審結果是“不建議發表”，但作者看到審查人認真審看的意見，應該會心服口服吧。[image: ]

4.對您迄今爲止的學習和研究影響較大的著作或學者有哪些？
（1）我的古文字研究是季旭昇先生帶入門的。90年代先生與大陸學者的互動已比較頻繁，比如何琳儀先生當年第一次來台灣，就是他擔保的。因此他在上課或寫文章時，比較會介紹或引用大陸學者的意見，相對於當時台灣其他高校的老師偏向樹立自己的威望，無視或刻意忽略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來說，季老師的作法是很開放的，對我們來說真是擴大了視野，對日後的研究路數有很大的影響。他上課時多次跟我們提到寫作論文應該“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收集材料，寫作論文不要受限於“家法”，要以“求真”爲第一考量。這種思想確實是很先進，對於寫作論文來說也是很必須的，這也體現在他的《詩經古義新證》與《說文新證》兩本重量級的著作，特別是後者的影響力已不用我多做說明。
（2）1999年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主辦“第一屆簡帛學術討論會”，海內外學者專家百餘人與會，大概我們現在所熟識的簡帛名家都參加了。當時我是碩士生，與會學者名單中我只聽過李家浩先生。因爲寫作論文的需要，裘、李兩位先生的文章大概是每個古文字研究者都要拜讀學習的。對一位碩士生來說，李先生的地位太過崇高，能在台下一睹他的尊容，聽他宣讀《九店楚簡“告武夷”研究》就已經很滿足了，但以我當時的程度其實聽不大懂李先生演講的內容。
大概是在會議結束不久，季老師邀請李家浩與李解民先生到師大演講，我記得地點是在樸大樓七樓的演講室，現場座無虛席，很多校外人士都跑來聆聽先生的演講。先生返京之前，有件事我印象比較深刻。據我的師姐陳美蘭、董妍希轉述，李先生由於長年住在北京，從未看過“海”，於是她們開車送李先生到北海岸、東北角去欣賞海景，這時我才感受到原來大師也有尋常生活的一面。過了一段時間，我寫了一篇戰國陶文的考釋文章，自己心中有點得意，於是很冒失地寫信請李先生審看。當時並沒有把握李先生是否會回信。幾個月之後果真收到回信，當下心中十分激動，那封信我視若珍寶而保存到現在。李先生的回信並不打馬虎眼，而是直接指出每一則考釋的問題，並指示我“講古音通轉，似濫了一點”，這些觀點對我日後寫作有極大的幫助。
還有一事值得一提，2008年10月11日我在武漢大學簡帛網發表一篇《楚簡文字考釋四則》，其中第二則認爲《新蔡》乙一14“句[image: ]公”當釋讀爲“句亶公”。2012年李先生正好有兩篇文章也討論到這個問題，令人欣喜的是李先生的意見跟拙文相同。承蒙劉洪濤兄向不用電腦的李先生指出我的意見，李先生非常大方地在他的文章《清華戰國竹簡〈楚居〉中的酓、酓執和酓綖》，《出土文獻》第三輯第14頁加了補記，後來在《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419頁又再度提到這件事情。這充分展現李先生對學術規範的重視以及獎掖後進的寬宏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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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年時我有機會到台灣故宮博物院擔任陳芳妹教授的助理，同年七月吳振武先生正好到故宮從事學術交流，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吳先生穿着一件水藍色襯衫，戴着一幅太陽眼鏡，熱情跟我握手的情景。那時我已開始整理燕國文字的資料，但由於剛入行不久，很多疑難困擾着我，其中多數是璽印方面的問題，向吳老師請教顯然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有一回跟先生在故宮的“上林賦”吃飯，我趁隙將整理出的問題一一向他請教，只見先生隨手拿起餐桌上的面紙熟稔地寫上古文字字形並加以分析，對材料熟悉的程度令我相當吃驚！這張面紙我已保存20年，雖然紙面已經泛黃，但每看一次就想起20年前在餐桌上跟吳老師認真討論文字的情景。吳老師返回吉大之後，我又多次寫信向他請教問題，每次他都用航空郵寄回覆，內容都是認真地回答我的疑難，這點到現在還是十分感謝，也對一位學者嚴謹且親切的風範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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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3年我報名參加中研院史語所的“中國南方文明學術硏討會”，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陳劍先生。當時我是個博士班學生，陳先生雖然只大我一歲，但已是蜚聲學界的年輕學者，他所寫的《說慎》、《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在學界有很大影響力，對我來說衝擊力道也是十分巨大的。主要原因在於我所關注的焦點是戰國文字，所蒐集的材料、閱讀的文章也僅限於這塊範疇，僅僅這些材料已讓我窮於應付，左支右絀了，像《說慎》這類貫穿甲骨、金文、戰國文字、秦漢文字的文章，對我來說絕對是振聾發聵的！
在史語所的會場上，我利用中場休息時間請陳劍先生審看一篇文章，他看文章的速度極快，除了總評說文章寫得很好之外，還能馬上指出其中不足之處，這讓我十分佩服！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與陳先生保持密切的聯繫，對於他的文章保持高度關注。由於文章含金量高，我都得花上幾天時間消化吸收，並將其中的要點做成筆記。在後來的寫作經驗中，我確實感受到對陳先生文章熟悉的好處，可以說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所以能看得更高更遠。
2016年陳劍先生接受我的邀請來敝系任教，一時間台灣的古文字學界爲之轟動，不少學生南來北往前來本系聽課，課堂上座無虛席。當時我跟陳劍先生處在同一間辦公室，可以近距離觀察到他備課以及讀書寫作的認真程度。我們是下午13:10上課，有好幾次陳老師都是準備到上課前一刻。因此上課內容資訊量很大，聽起來十分過癮。我是隨堂上課，邊聽邊拍照，回家之後再根據照片以及課堂隨筆作成詳細的筆記，那半年的收穫真是極大的！下課之後陳老師跟學生們的互動毫無距離，學生們也很樂意跟他親近，這樣沒有架子的大學者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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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清源老師是我碩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我一直認爲他是台灣文字學學者中最擅於在一堆資料中歸納出規律的學者。我對兵器銘文的認識，很大原因是閱讀他的文章，比如《戰國燕王戈器銘特徵及其定名辨偽問題》、《兩周靑銅句兵銘文匯考》。特別是我後來的謀職與計畫申請，都承蒙林老師鼎力相助，十分感謝！

5.請結合您的學習和研究經歷，爲初學者提供一些建議。
“古文字學”是一門綜合的學科，我常以“綜合格鬥技”作爲比喻，它並不是單獨的出拳或使腳的功夫。我自己的研究成績並不突出，但由於有機會跟頂尖學者交流學習，因此有一些心得可以提供初學者參考，相關內容也可參照上面第三題。
1、必須要以“興趣”爲出發點：我上課常告誡研究生，古文字的研究異常辛苦，除了要面對大量的出土資料外，還得時時關注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並舉復旦大學光華樓27樓徹夜燈火通明的美麗風景來恐嚇學生。有些意志不堅定的，隔周就自動消失了，剩下的同學真是衝着興趣而留下來。做任何事情要能持久不懈，要能樂在其中而不感到辛苦，必須有“興趣”作爲支撐。有興趣就有學習的動機，自然就會想要探求學術的真理。
2、大量閱讀“集釋類”的論文：古文字學之所以讓初學者卻步，原因在於要消化的材料太過龐大了。我通常建議我的學生從研讀碩博士論文開始，特別是“集釋類”的論文，這類論文有助初學者快速掌握研究成果的現況。我並建議他們由資料新的往舊的讀，比如先從《清華九》的集釋論文讀起，因爲後出的可以涵括之前的。這類型的論文我很推薦吉林大學研究生的作品，主要是資料蒐羅齊全但不濫收，學術格式比較嚴謹，作者按語也有相當的水準。初學者在研讀的過程中，對於比較重要的文章一定要找到“原文”來閱讀，畢竟“集釋類”的論文只是摘錄，難以掌握文章的全貌與精髓。另外，在閱讀的過程中，最好自己能嘗試將簡文字句翻譯看看，然後再看看諸家是怎麼看待問題的。比如甲與乙與丙爲何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丙批評甲的說法是否有道理？我自己是否跟甲有一樣的誤區？丙提出的觀點或材料有哪些是我沒有注意到？這樣持續自我挑戰，很快就能看到成績。
3、要認真摹寫字形、觀察字形：以“楚文字”的學習來說，初學者務必觀看“原簡”認真摹寫，行之既久自然能增強字形的熟悉度，將來面對新出字形自然能快速反應寫出一錘定音的好文章，楊鵬樺：《楚帛書“有淵厥渴”考》便是很好的範例。此外，對於形體與常見標準文字不同者，哪怕是多了一筆或是筆劃方向不同，都要能在不疑處中有疑。很多改釋前人錯誤認識的文章，都具備這樣的特質，比如劉釗：《“癟”字源流考》、趙平安：《戰國文字的“[image: ]”與甲骨文“[image: ]”爲一字說》、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郭永秉：《談古文字中的“要”字和從“要”之字》；鄔可晶：《戰國時代寫法特殊的“曷”的字形分析，並説“[image: ]”及其相關問題》；郭永秉、鄔可晶合著：《從楚文字“原”的異體談到三晉的原地與原姓》；謝明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蔣玉斌：《釋甲骨金文的“蠢”兼論相關問題》等等都是很好的範例，值得再三研讀仿效。
4、勤翻“文字編”並隨時補充新的字形：“文字編”對於熟悉古文字的異體寫法有很大的助益。我記得《上博六》出版時，其中《莊王既成》簡1-2“吾既果成亡（無）鐸（射）以供春秋之嘗，以待四鄰之[image: ]”，末一字我馬上聯想到平常翻閱的《楚文字編》中所收錄的《包山》92“[image: ]”作“[image: ]”，從而將《莊王既成》的字形釋讀爲“賓”。這是我使用文字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也說明勤翻文字編對於考釋文字確實有所幫助。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中心爲了加深研究者對古文字的認識以及增強使用的方便性，首創在每輯《清華簡》後面附上文字編，之後《安大簡》以及《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等也仿效這種做法，這實在是功德無量的好事。此外，很多學位論文也針對各種簡牘製作文字編，頗便使用。但由於文字編的製作速度比不上新出材料，我建議初學們可以選擇資料較爲豐富的一種作底本，再將後出的異體字形加在上面。比如我自己在收集漢代文字時，是以于淼先生的《漢代隸書異體字表》爲底本，然後用PDF的剪貼功能將新出的字形歸在《異體字表》相應的字形下邊，再加上簡單的註解，這樣的電子本使用起來既齊全又方便。
5、將出土文獻打字成電子文本：由於出土材料太多，如果沒有打成電子文本，很不利於檢索。沒有基本的文本，進一步的寫作會很困難。
6、要勤於收集“通假”資料：現在市面上有很多收錄古書、古文字通假例證的書，這方面的書大家很熟，不用多介紹。“古音小鏡”（http://www.guguolin.com/）所收錄的“通假字12部”頗便檢索，不過這些例證是建立在作者自身的文字考釋成果之上，有些例證還有商榷的空間。此外，新出材料的通假例證這些書籍還來不及收錄，因此平常看到特殊的例證應該加以收集，這項工作對於寫作論文有很大的助益。有一回我跟孟蓬生先生同車，車上我請教孟先生論文的通假資料是怎麼收集的，他說有個本子專門記錄平常讀書所得的資料，這些方法值得我們借鏡。
7、要關注“上古音”的研究成果：我們在講文字通假時，如果能有例證那是最好不過了，如果恰好沒有例證，那音理的論證就非常重要了。現在古文字學界也慢慢重視上古音的研究成果了，不少學者都橫跨兩個領域並做出出色的成績，初學者可以關注孟蓬生、王志平、葉玉英、趙彤、張富海、鄔可晶、沈瑞清等學者所撰寫的文章。
8、要具備“語法”素養：楊樹達曾說：“余生平持論，謂讀古書當通訓詁、審詞氣，二者如車之兩輪，不可或缺。”這是很有道理的。正確的語法觀念，對我們在斷讀、解釋出土文獻字詞時，比較不容易出錯。最近沈培先生在廈門大學中文系2020年暑期課程中以《談談語法觀念和知識在研讀戰國竹書中的作用》爲題做了一次線上講座，有興趣的同好可以收看學習。
9、以“主題式”的方式收集資料：面對龐雜的電子資料，我們可以使用“主題式”的方式歸納電子資料。比如建立“秦漢簡用字習慣相關問題”的資料夾，將大西克也：《從里耶秦簡和秦封泥探討“泰”字的造字意義》、《放馬灘秦簡用字的幾個特點》；海老根量介：《放馬灘秦簡鈔寫年代蠡測》；田煒：《談談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文本年代》、《談談北京大學藏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的一些抄寫特點》、《從秦“書同文字”的角度看秦印時代的劃分和秦楚之際古文官印的判定》、《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翁明鵬：《秦統一後的字詞關係調整和新見字研究例說》等等主題相似的文章歸在一起，這樣寫作相關主題的文章時，搜尋起來比較便利。
10、要勤於動筆寫作：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時間較多，精力也旺盛，比較常寫論文。先不論結果是否正確，只要是思考過的問題，動手找過的資料，直到現在都還有印象。所謂寫作，除了撰寫論文之外，也指我們在研讀資料之後，必須對資料進行整理與加上按語。有任何新的體會，一定要分門別類記錄到電腦中，方便日後搜尋與補充。2016年陳劍先生到彰師大上課，我看到他上課所使用的電腦檔案中，有一個便是“讀書筆記”。他上課的口頭禪之一便是將某某資料“記上一筆”，還有他著名的“資料長編”，這些平常的厚實準備都是陳劍先生的論文不同凡響的最大原因。總之，凡是思考過的東西才爲轉化爲自身的養分，否則很容易看過就忘。
11、台灣有位作家寫過一本《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我認爲“書名”完全可以用來描述目前古文字研究的現況。以前剛入行的時候，由於戰國文字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當時出版的《郭店簡》、《上博簡》可以選來考釋發揮的文字太多了，其中還包含一些是整理者比較低級的失誤。現在經過20年了，一眼可辨的錯誤大概都清理得差不多了，這些低層、唾手可得的水果摘完之後，接下來只能往上攀爬摘取更高端的果實了，願與大家共勉，共同努力，培養各種能力寫出更有意思的文章。

6.在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時代，電腦技術或網絡資源對您的研究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或作用？
我當研究生的時候，早期的出土文獻書籍，如《曾侯乙墓》、《信陽楚墓》、《包山楚墓》、《包山楚簡》基本看不到，每次要查資料，都得千里迢迢跑到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非常不方便。像現在需要資源，只要向“佛心書社”一求，網友們都會熱心提供，這是以往所不能想像的，極大程度縮短尋找資料的時間。書籍電子化之後，不僅方便擷取文字做筆記，而且只要有行動硬碟或是雲端帳號，不管到哪裏都可以隨身攜帶幾百或幾千本書在身上，這便促使讀書寫作機動化。陳信良先生所創辦的“引得市”配合王森兄所製作的“大禮包”，強強聯手，大大縮短資料檢索時間，無形中促進古文字研究的便利性與普遍性，這是我們應該要感謝的。另外，許多紙本期刊所成立的“微刊”
會發送單篇論文的word檔，對讀者閱讀與引用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以往所想像不到的。

7.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與眾不同的一點，在於許多論文或觀點是發佈在專業學術網站上甚至相關論壇的跟帖裡的，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您對相關的學術規範有何認識或思考？
近幾年出土文獻材料出得又多又快，一年之內可能就會有《清華簡》、《安大簡》、《嶽麓秦簡》、《北大秦簡》等材料出版。現在研究古文字的同道也多了起來，每回新材料發布之後，許多人爭着在“簡帛網論壇”發表高見，這對於學術的推動原本是好事，但是這些意見參差不齊，加上你一言我一語非常瑣碎，若要引用則十分麻煩，以前我就聽過陳偉武先生批評過這種現象。面對這種現象，我想提出兩點建議：
1.目前多數負責注釋簡文的學術單位會邀請一線的學者專家爲釋文把關，將錯誤降到最低，這是很對的，好處之一是有助於減少論壇上零碎的糾正意見。若能直接邀請一線的學者專家參與釋文與注釋的編纂，那就更是嘉惠學林了。
2.有些“集釋類”的論文，爲了求齊全或是爲了增大篇幅，不分良窳將論壇上的意見全部蒐羅引用，我認爲這是不負責的做法。論壇的功能是提供研究者討論的空間，有興趣的人可以針對有關問題盡量提出意見，但這些意見或是明顯錯誤，或是稍有瑕疵，或是真知灼見等等不一而足。等到網友彼此攻防，討論到一個段落之後，發言人若認爲自己的意見還有價值，應該負責任地整理補充爲正式的論文，實名首發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武漢大學簡帛網或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中心網站，或是投稿期刊亦可。學位論文只要引用首發文章，並對首發文章進行評論，對於沒有正式發表的論壇說法除非是卓然高見，否則大可予以忽略。這樣才不會“滿書盡是馬甲”
，顯得不嚴謹且沒有規範。從另一角度來看，論壇發言比較隨興，錯誤率會比較高，寫作論文的人實在沒有必要針對論壇的發言窮追猛打。這是我初步的看法，未必正確，僅提供大家思考。
8.您如何處理學術研究與其他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學術之外您有何鍛煉或休閒活動？
當學生的時候，時間可以自由運用，讀書時間絲毫不受限制。成家立業，喜爲人父、忝爲人師之後，承擔的責任變大了，很多時間被瓜分掉，這也是每位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問題。台灣的大學老師每周鐘點數一般落在8-10鐘點，也就是一周要上8-10節課，我的課時數一周也是10節，算不上是很重的負擔。晚上該分擔的家務處理完之後，大概還剩下3-4小時可以讀書寫作，雖然不長但每天持之以恆再加上其他沒有上課的時間，總體來說還是夠用的。此外，最好不要熬夜，熬夜其實是借用以後的時間，總體平衡下來時間並沒有賺到，而且還傷了身體，很划不來。
至於休閒活動，我很喜歡健走、爬山、打羽毛球。健走、爬山既可以放鬆身心，又可以邊想事情，有些問題就是在爬山的時候想通的。羽毛球是我從小的愛好，也曾參加過幾場比賽。2016年我到復旦大學訪學，某天下午與周波兄、馬孟龍兄至正大體育館打羽毛球，至於誰輸誰贏則屬“不能說的秘密”！

感謝蘇建洲先生接受訪談。本文圖片均蒙蘇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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